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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聖教雜誌》的史學價值
暨徐宗澤之貢獻*

劉志慶

［提　 要］ 　 民國年間，中國天主教刊物由少及多，到 20 世紀 30 年代，全國有天主教刊物 120 餘種。

《聖教雜誌》是天主教刊物中的佼佼者，辦刊歷史長，學術影響大，是中國天主教的重要期刊之一。

據統計，該刊 1912～1938 年連續出版 320 期，發表了大量教會史文章，是研究中國教會不可或缺的

參考文獻。 該刊“教中新聞”欄也有許多教會史資料，彌足珍貴，但因缺乏詳細而專業的整理，加之

無法檢索，致使許多資料並未得到充分利用。

［關鍵詞］ 　 《聖教雜誌》 　 史學價值　 徐宗澤

［中圖分類號］ 　 B976.1;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88⁃11

《聖教雜誌》是中國天主教報刊中影響較大的刊物，創刊於民國元年，持續辦刊 27 年，因受抗

戰影響而停刊。 該刊主編徐宗澤是天主教南京代牧區（後為上海教區）的中國籍司鐸，青年時期留

學海外，獲博士學位，一生以辦刊、著書為務，著述頗豐，其擔任《聖教雜誌》主編後，使該刊更加貼

近現代社會，影響日趨擴大。①

一、《聖教雜誌》的歷史沿革

《聖教雜誌》的前身是 1879 年創刊的《益聞錄》，1907 年更名為《益聞格致匯報》，當年又更名

為《時事科學匯報》，1908 年再度更名為《匯報》，1910 年停刊。②

《匯報》的停刊，令上海神長教友深感惋惜，“已有三十多年歷史之《匯報》，一旦停刊，實在可

惜；又吾國當時天主教定期刊物，竟絕無僅有，不可不期望日後有一報紙，以聯絡教中之同志也。”③

1911 年，潘秋麓、張漁珊神父開始籌備創辦新刊物，並於當年印製樣刊一冊，分送各界，獲得教區長

上同意，同時也得到全國許多神長支持，福建南境代牧區主教黎誠輝（ Isidore Clemente Gutiérrez）欣
然為《聖教雜誌》題詞；山西南境代牧區成玉堂神父也給予大力支持。 1912 年 1 月 1 日《聖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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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創刊。 其歷任主編為：潘秋麓、張漁珊（1912 ～ 1921 年）；孔明道、張百祿、楊維時（1922 ～ 1923

年）；楊維時、徐宗澤（1923～1924 年）；徐宗澤（1924～1938 年）。④

第一任主編潘谷聲，字秋麓，聖名若翰保弟斯大，江蘇青浦人，1867 年生於上海，1879 年秋在徐

匯公學讀書，1884 年入修道院，1888 年加入耶穌會，1898 年晉鐸，1902 年任徐匯公學校長，兼《益聞

錄》副主編，1904 年辭去校長職，擔任《益聞錄》館政，1906 年再次擔任徐匯公學校長。 1908 年擔任

震旦大學副校長，兼任哲學教授。 1911 年重回徐家匯，主管《聖心報》。 1912 年創辦《聖教雜誌》，
同時仍主編《聖心報》。 1921 年 12 月 31 日去世。⑤

副主編張璜，字漁珊，又字漁人，聖名瑪弟亞，1872 年生於江蘇南通，幼年在徐匯公學肄業，
1893 年入徐家匯初學院，後加入耶穌會。 1904 年晉鐸，1909 年任《聖心報》、《匯報》副主編，兼管

藏書樓，1912 年與潘秋麓共同創辦《聖教雜誌》，1921 年調無錫傳教。 1929 年 4 月 30 日去世。⑥

1. 定位：《聖教雜誌》繼承《益聞錄》、《益聞格致匯報》、《時事科學匯報》、《匯報》，為中國天主

教之機關報。⑦

2. 宗旨：本刊旨在護衛聖教道理，故討論教理、教道為多；討論之法，不祇在消極方面，積極方面

之研究更為本社所注意；因此有許多論文，恐少華麗之語，新奇之想，然所言必切實、必穩妥、必負

責，雅不欲炫異於人也。⑧

3. 職責：本刊旨在為同志服務，以盡榮主救靈之心，故論文務必為人有益，聖教之道理、純正之

哲學、公普之科學，本誌無不研究及之；至於教史、益聞，足以增進知識者，更為注意焉。⑨

4. 簡章：《聖教雜誌》1912 年創刊號上刊登該刊簡章，此後 27 年間除版面、定價有變化外，其他

方面一以貫之。
一、本報定名《聖教雜誌》，專登教中信道、學說、事實，凡不涉教事者，概不採入。
一、每月一期，與《聖心報》同時出版，每期暫定十六張，俟銷數較旺再為擴充。
一、本報每年十二期，暫定大洋二角，郵費由中國郵局寄者，外加一角二分，由外國郵

局寄者，加二角四分，如兼訂《聖心報》者郵費暫免。⑩

5. 欄目：《聖教雜誌》 1912 年創刊號上羅列了該刊主要欄目，30 年代以後有一些增加，後文

詳述。
一、諭旨。 凡教皇上諭及羅瑪各聖部文牘，擇要譯登。
二、論說。 本館記者自著，俱係教友、社會有關係之文。
三、近事。 凡各國教中大事及新聞等，俱入此類。
四、辨道。 凡近人謬說，與信道及哲學背馳者，俱根據大道盡力駁斥，以挽狂瀾。
五、考據。 凡屬聖教掌故，如《聖經》、聖道、禮節、經文等，俱溯源窮委，以饗同志。
六、答問。 凡問道及疑難之端，為之解惑析疑。
七、雜著。 凡中西名人演說、傳記、文牘等與教務有關者，或譯或編，列入此門。
八、介紹。 凡有教中聖書、新刊之本，為之批評，以貢獻於閱者。

6. 版式：第 1～6 期為小版本，每期 16 頁；出版僅半年，即擴充為 32 頁。 1912 年第 6 期發布《聖
教雜誌第二次擴充預告》云：“議定自陽曆明年正月起，每期加增八張，連前足成四十張，……圖畫

仍照前定，月印一張。”從 1913 年第 1 期起，每期 40 頁，在封面之後增加插圖一張。1913 年 12

月，又發布擴版預告，“議定自民國三年陽曆正月起，每期添印八張，連前共四十八張。”從 1914 年

第 1 期起，每期 48 頁，刊內有插圖，這一版式直到 1930 年第 12 期沒有大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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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銷量：據統計，1912 年《聖教雜誌》實銷數為 2,200 份，此後一直維持在三千份左右，訂數最

低的是 1920 年的 2,047 份，最高的是 1931 年的 4,001 份。 參見下圖：

《聖教雜誌》1912～1936 年銷售數量示意圖

《聖教雜誌》在教內影響較大，本篤會士陸徵祥曾評價說：“近讀《聖教雜誌》，各期內材料頗關

重要……何論青年教友、司鐸，均應手執一冊而閱之，而轉展送閱，以廣流傳，而通聲氣。”也有讀

者評價：“《聖教雜誌》自清末迄今，廿五年中，孜孜兢兢，不遺餘力地，以宣傳真道發揚學術為己任，
對於中華聖教先賢的文化遺產，尤更關心，竭力保存，盡量提倡；中華今日聖教能得豐滿的收穫，雖
不可完全歸功於它，但真道佈傳得這樣地迅速，學術普及得這樣地廣遠，有賴於它宣傳鼓吹提倡的

幫助的確不少，這是無可異議的。 所以我說《聖教雜誌》的宣傳發揚精神，非但如明末清初的傳教

士，惟以真道科學貢獻到中國來，而且是‘普遍全國，深入民間’。”抗戰爆發後，物價飛漲，郵路受

阻，《聖教雜誌》的發行受到極大影響。 1938 年 1 月，該刊發布啟示：“本誌自本期起，因戰事關係，
紙料飛漲，減少八頁，日後戰事平息，再行恢復原有頁數。”8 月，又發布《聖教雜誌暫停啟事》曰：
“今因戰事延長，自本期出版後，暫行停刊，戰事終止即能復刊。”

二、《聖教雜誌》的史學價值

從史學研究角度而言，《聖教雜誌》為後世研究中國教會史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有極高的史

學價值。 由於該刊紙本存世量小，雖有電子版但卻沒有比較專業詳細的目錄索引，查找史料較為困

難，致使學人難以利用。 近年來，筆者致力於編輯整理《聖教雜誌》全文目錄、分類及重要篇目數據

庫。 現從以下四方面略談該刊的史學價值：
1. 教會史資料

27 年間，《聖教雜誌》在“正刊”欄共發表中國教會史論文 100 餘篇，為系統研究中國天主教提

供了較為翔實的史料，重要文章篇目有：全國各教區簡史（11 期連載）、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今之一瞥

（3 期連載）、中國教務紀略、清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中國天主教———自利瑪

竇逝世至明末、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中國聖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近十年

來天主教在我國之狀況、二十四年份中國教務一覽表、近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2 期連載）、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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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傳教史略、江西天主教傳教史（2 期連載）、山西革命後南境教務情形、雲南教務、廣東天主教史、
廣東革命後廉州教務情形、南京教區史略、河南北境傳教史、湖北襄鄖屬教史記略、中華公教進行會

之演進史、廣西省區修道院之歷史、羅明堅傳略、利公瑪竇小傳、郭公居靜小傳、潘國光傳、龍華民

傳、南懷仁傳略、孫元化傳略、方望德司鐸小傳……
《聖教雜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教會史資料，如《劃分南京教區詔書》：

宗座以素具愛護中華高貴國家之摯情，故自始即籌劃在中國首都建立固定傳教區域，
付諸本籍神職界管理，俾在其同胞中之傳教事業，得有更豐盛之收穫，而基多教會之普遍

性，亦從而有新穎之佐證……朕每憶及此區，輒欲完成以上所云之事業……以宗座全權，
將極廣袤之南京代牧區，劃分為二，其一包括江寧、高淳、江浦、句容、溧水、六合、丹徒、金
壇、溧陽、丹陽、揚中、武進、宜興、江陰、無錫等十五縣，命名為南京代牧區，即以此區，委託

本籍神職班管理，其主教座堂，宜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其餘各縣，則另成一新代牧區，名
為上海區，仍交由耶穌會士管理；凡全球各教區神長，按照通例或合法習慣所應享之權利

殊恩異典，該兩教區皆得享受，而其他各教區神長所應負之職務，朕亦同樣加諸該兩教

區。 ……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朕即位之十二年發自羅瑪聖伯多祿大殿

該諭令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中國最重要的教區之一、民國政府所在地———南京代牧區成為國籍教

區是在 1933 年 12 月 13 日，管轄 15 縣，主教座堂定在民國首都南京。 同時上海代牧區也成立於這

個時間，其管轄區域是除上述 15 縣之外的原南京代牧區其它各縣。
“教中新聞”是《聖教雜誌》傳統欄目，特別是徐宗澤任主編後，精心組織該欄內容，擴大容量，

刊發大量教會史資料，因這些資料大多由各教區提供，經過教區主教批准，所以具有極高的史料價

值。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僅 1931 年第 1 期至 1938 年第 8 期，“教中新聞”刊登中國教會史及相關史

料多達 600 餘條，長的達十數頁，短則數行，涉及新教區成立、新主教任命、主教去世、神父晉鐸、晉
鐸銀慶金慶紀念、教區沿革、教堂建設、修院建設、修會發展、境外朝聖、駐華宗座代表活動、教務統

計等教會活動的方方面面，信息涵蓋全國絕大部分教區，這些資料近世以來尚無人系統整理，學者

只有零星使用。 本文隨機開列若干資料條目：國籍五位聖方濟各會修士覲見教宗、羅瑪祝聖中華三

位新主教電播喜音、剛總主教講演公進會與傳教區、蔡總主教視察各地經過、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

教蒞洛陽祝聖巴代牧主教誌盛、于斌主教在南京就職盛典、山東兗州祝聖舒主教、山東周村主教在

美祝聖、獻縣第一任國籍主教、沂州主教區新主教發表、建寧自治教區新區長發表、江西余江教區徐

大司牧逝世、河南滑縣追悼孟司鐸略誌、國籍教區又新定多處、雲南昭通華籍新區教務一瞥、山西洪

洞新教區、江蘇南通狼山聖母堂之原始、通遠坊聖心修道院新堂落成的盛況、甘肅蘭州代牧區主教

座堂奠基紀念、蕪湖涇縣天主堂落成誌盛、方濟各聖院會在陝西安康傳教概略、巴黎外方傳教會之

活動現狀、漢口市兩湖總修院主教會議之經過、吉林教區大修院一瞥、中華公教羅瑪朝聖團抵香港

歡迎熱烈一斑、河南滑縣天主堂空前未有之集團領洗、甘肅鞏昌傳教之誌略、1933 年之傳教事業、
去年全國教務成績、中華全國各教區教務統計、1935 年度全國公教教育統計、山東周村教區近況、
全國公教進行會統計、唐江教區之傳教方針、中國朝聖團留羅瑪半月記……使用這些資料需要具備

中國傳教區沿革知識，如果不按教區查閱，這些只是碎片化的資料，史料價值將無法充分體現出來。
1931～1938 年另有以“掌故”、“補白”形式刊登資料 90 多條：利瑪竇始在北京建住屋、利瑪竇

的貢品、南京的第一教友、李之藻的著述、許母徐太夫人、最初的國籍耶穌會修士、死在中國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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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西士麥安東、嘉定會議、祭巾的來源、肇慶聖堂始末、韶州聖堂始末、南京聖堂的結果、嘉定開始

傳教建堂、寧波及嘉定開教、南昌開教、山西開教之高一志、陝西山西開教、山東開教、湖北開教、上
海開教、上海老天主堂的來歷、淮安開教、廣西聖教之傳入、海南開教、明末中國傳教區演進簡史、
1640 年之教務情形、明末各省之教友數。

2. 地方志資料

研究《聖教雜誌》、評價徐宗澤司鐸必須提及徐家匯藏書樓收集的地方志。 1909 年，張漁珊任

《聖心報》、《匯報》副主編，兼藏書樓主任，任職 13 年間，“收買各直省府廳州縣志書甚多，現在書樓

中有不少善本書及四部叢書，都是公購置的。”由此可知，徐家匯藏書樓的地方志收集肇始於 20

世紀初，最初可能只是張漁珊神父個人的收藏愛好。 1923 年，徐宗澤接任藏書樓主任，對張漁珊司

鐸收集的地方誌進行統計整理，並繼續收集，日積月累，到 1931 年已有一千餘部。
《聖教雜誌》1931 年第 3 期刊登《請諸君熱心代收志書》：“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

書，已歷有年，惟所缺尚多。 今開列所缺書名如下，請閱報諸君，代為蒐集。 如蒙覓得，請將書名及

價值先開單見示，以便查照，而免重複。 不勝感激之至。”並開列徐家匯藏書樓所缺的府州廳縣志

書清單，筆者統計共缺志書 223 種，各省具體如下：盛京 53 種、吉林 39 種、直隸 25 種、江蘇 9 種、安
徽 25 種、山東 8 種、山西 16 種、河南 8 種、陝西 16 種、甘肅 24 種。 這是筆者查閱到的《聖教雜誌》
公開徵集全國地方志的第一則廣告。

在《聖教雜誌》1931 年第 4 期上，又發布有《收買志書通啟》：“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

志書，已得千數百部，惟所缺尚多。 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省，尤屬寥寥無幾，各
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蒐，不勝感激。 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

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書無新舊，但與敝處所藏不相重複者，即當通函商購。”這則廣告成為其後

歷年各期發布收買志書廣告的模板，直至 1938 年停刊，幾乎每期都刊登該廣告，及時向讀者報告收

集到的志書數量，刊出相關省所缺志書清單。
1931 年第 3 期、第 4 期的兩則廣告，標誌著徐家匯藏書樓收集志書工作由個人收藏行為轉變

成為聖教雜誌社的一份工作職責。
徐宗澤充分發揮神長教友遍佈全國各地的優勢，呼籲各教區神父幫助收集地方志，他說，“全

國傳教士有三千數百位，分佈於各省各縣各地，就是窮鄉僻巷，也有傳教士的蹤跡；所以要採訪蒐

集，不是難事。”在其大力推動下，收集志書工作成效顯著，據統計，1931 年 4 月徐家匯藏書樓收藏

志書還沒有確切數字，只是籠統說千數百部，1932 年開始有準確統計。 透過各期《聖教雜誌》上的

《收買志書通啟》可以梳理出如下一組數字：1932 年 2 月 1,700 部，1933 年 2 月 1,800 部，1933 年 8

月 2,000 部，1935 年 7 月 2,200 部，1936 年 10 月 2,300 部，1937 年 5 月 2,400 部，1937 年 8 月 2,500

部，此後可能是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該項工作沒有進展，到 1938 年 7 月仍然是 2,500 多部。

方豪曾評價說，“我國收藏方志，日後雖以國立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等處為多，但在清

末民初時，徐家匯藏書樓居首位。”1957 年《徐家匯藏書樓所藏地方志目錄初稿》（油印本）統計有

2,732 種。1936 年 5 月 6 日，徐宗澤曾向上海《大公報》記者介紹，徐家匯藏書樓的志書有 2,400 多

種，其中包括各省縣及鄉土方志，居全國圖書館第三位。

3. 專刊資料

《聖教雜誌》出版的專刊均為同一或同類事件的資料彙編，其史學價值不言而喻：
一是“中華全國主教公會議專號”，《聖教雜誌》1924 年第 7 期，共 70 頁，為紀念在上海召開的

29



中國第一次主教公會議而編印。 其序言曰：“維民國十有三年五月十五日，宗座欽使剛總主教，向
銜教皇命，召集中華全國主教開公會議於上海，梯山航海，群萃一堂，實開中國傳教以來未有之盛

舉，……剛欽使暨全國主教司鐸，擘畫經營，虛心討論，必與中國教務有絕大之良果……”該專刊

主要內容有：（1）公文：教宗庇護第十一頒賜駐華宗座代表剛總主教敕書、剛欽使以宗座名義召集

公會議通知書、剛欽使致教皇公電；（2）社論：宗座欽使剛總主教與中國公會議、中國之公會議；（3）
組織：公會議之組織、列席公會議之主教監牧司鐸姓氏表、委員會名單、職員之任務與姓氏表；（4）
紀事：歡迎剛欽使到匯盛況、中國公會議開幕盛禮、徐匯公學校友會歡迎剛欽使及主教司鐸、剛欽使

駕臨震旦大學、追悼已亡主教追思大禮彌撒、苦修院汪院長之教皇談、上海教友歡迎剛欽使、中國公

會議閉幕盛禮；（5）訓辭：剛欽使公會議開幕大禮日之訓辭、眾主教追悼在華已亡主教日趙主教演

講、剛欽使公會議閉幕大禮日之訓辭。
二是“教育專刊”，《聖教雜誌》1926 年第 6 期，共 110 頁。 其發刊辭曰：“今之留心教務者，莫

不知教育之緊要；顧知其緊要，而不急起力行，知與不知，猶百步之與五十步耳。 夫提倡教育，興辦

學校，培植教中之人才，是在實力家；以言論鼓吹，喚醒當局之注意，實行其所當為者，報章亦肩其一

部分之責任：此本社教育專刊之所由來也。”該專刊主要內容有：（1）教育之原則：何謂教育、教育

之原理、家庭與教育、國家與教育、聖教會與教育、聖教會教育之緊要、歷史上之聖教學校概觀、歷史

上之聖教教育精神；（2）幾個教育問題：推廣教中學校、編輯教科書問題、師資問題、組織教育機關

問題、學校註冊問題、新舊學制之去取問題；（3）幾個學校問題：國語問題、外國語問題、宗教科問

題、訓育問題；（4）現代教育趨勢之評議。
三是“教務統計”專刊暨“當今教宗晉鐸五旬金慶紀念專號”，《聖教雜誌》1929 年第 7 期，共 81

頁。 卷首語總結編印該專號的四層意義：使全國教友洞知各區教務情形，發生輔助神長傳教之心；
使按表比較各區傳教事業，而興奮發則效之心；使詳見教士等，一年中如何熱心榮主，而生觀感之

心；使為父母者，有動於中培植兒女聖召之心。主要篇目有：全國主教暨監牧、全國主教暨監牧之

履歷、全國之司鐸及修士、全國傳教司鐸及修士表、修道院概論、全國修院修士表、中國教士暨信友

表、教務成績緒論、致命血教友種、教務成績表、公教教育、學校學生表、論推廣慈善事業、慈善事業

表、他項慈善公益事業、全國教務總表。 其資料來源為馬德賚司鐸編纂、土山灣印製的Missions,

Sérninaires, Éeoles catholiques en Chine ，該書資料由全國各教區長上批准提供，故可信度較高。
四是“徐上海特刊”，《聖教雜誌》1933 年第 11 期，共 101 頁，為紀念徐光啟逝世 300 週年而編

印，主要文章篇目有：惠主教讚徐文定公語、陸徵祥為徐文定公列品事上安國孫主教書、奉教閣老的

傳略、奉教閣老與聖教、奉教閣老與家庭（附徐上海軼事）、奉教閣老與民族、奉教閣老之政治經濟、
徐光啟與利瑪竇、奉教閣老與科學、徐閣老的舊宅———九間樓、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利瑪竇

以學問為傳教之法、徐文定公的《農政全書》、奉教閣老的著作、閣老奉教著作的存軼、徐文定公軼

事、徐文定公的子和孫男孫女、徐文定公遺跡———第宅、園林、墳墓、宗祠、閣老坊。
五是“五五週年紀念專刊”，1936 年第 12 期，共 88 頁，為紀念《聖教雜誌》面世 25 週年、《益聞

報》創辦 55 週年而編印。 重要的文章有徐宗澤著《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全面回顧總結《聖教

雜誌》25 年的辦刊歷史，追溯到 55 年前的《益聞錄》；《二十五年聖教雜誌分類索引》為後人使用

《聖教雜誌》提供了方便；《匯報、聖教雜誌歷年實銷數》留下了珍貴的營銷記錄。 此外，還有李問

漁、潘秋麓、張漁珊傳記，主教、教友等讀者的感言和祝賀等文章。
六是“吳漁山晉鐸紀念專刊”，《聖教雜誌》1937 年第 8 期，共 64 頁，為紀念吳漁山晉鐸 250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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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編印。 主要文章有：首先表揚吳漁山神父的是李問漁神父，故李問漁的《吳漁山先生行狀》列
為首篇；其次是《墨井道人晉鐸二百五十年之紀念》，研究他的生平、晉鐸地、晉鐸時的情形；《吳漁

山之皈依天主教》討論了其進教動機、受洗時間、從何人手受洗、當時常熟的傳教情形等；《關於吳

漁山司鐸之幾個小問題》研究其是否為言子後裔、為何吳漁山號墨井道人、安葬地———上海聖墓堂

的歷史；《訪墨井記》是一篇實地調查文章，記述言氏後裔對吳漁山的回憶；李問漁曾輯《墨井集》，
收集吳漁山的詩文甚多，其遺漏的《墨井道人三餘集》在此專刊發表；《話墨井詩》是一篇文學作品；
吳漁山加入耶穌會後，曾在澳門居住六、七年之久，故有《墨井道人修道地———澳門》一文。

4. 通諭及中外大事表

“通諭”類資料主要是教宗通諭、教宗重要演講詞、公函以及少量駐華宗座代表文告。 據統計，
這類資料主要有：新教皇本篤十五勸告和平之諭（1914 年第 12 期）、教皇諭葡京主教（庇護第十

世）（1914 年第 3 期）、教皇本篤十五宣佈普世之諭（1915 年第 3 期）、教皇本篤十五於歐戰第四年

之初勸告交戰國元首籌備釋怨媾和之諭（1917 年第 12 期）、聖職部諮照普世主教注意非公教團體

若干反對信德新運動之公函（1921 年第 4 期）、教皇庇護第十一欽定聖母及聖女若翰納達爾格為法

國主保恩諭（1922 年第 7 期）、准定小德肋撒列品聖跡時教皇庇護第十一之演說詞（1923 年第 10

期）、教宗庇護第十一建立駐華欽使諭（1923 年第 2 期）、教皇庇護十一即位後宣佈志願詔（1923 年

第 6 期）、教皇庇護第十一去歲十二月初旬御前會議之演說詞（1923 年第 9 期）、庇護第十一擴充傳

教事業通牒（1928 年第 10～12 期連載）、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1928 年第 2 ～ 9 期連載）、教
宗本篤十五世擴充傳教事務之通牒補錄（1929 年第 2～ 4 期連載）、駐華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致

中國各區代權主教及其屬下司鐸公函補錄（1929 年第 5 期）、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講避靜的益處要

緊推廣的通牒（Mens Nostra ，1930 年第 5～6 期連載）、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論婚姻通牒（1931 年第

5～6 期連載）、教宗庇護十一世“真實之光”Lux Yeritatis 之通牒提要（1932 年第 4 期）、教皇庇護十

一世論公教司鐸通牒撮要（1937 年第 1 期）……
這些資料的原始文本為拉丁文，發表時均由精通拉丁文的神職翻譯為中文，相對比較準確，可

信度較高，是研究中國教會史特別是天主教本土化方面的重要參考文獻。
“中外大事表”欄目，從《聖教雜誌》創刊時即以有之，1925 年徐宗澤任主編後，對該欄目進行

改革，“易以稍有系統之時事記述，似更有趣味。”每期之後均刊登“中外大事表”，各期時間首尾

貫之，基本上每期保持 2 頁，“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每期之後均有教區主教准字

樣。 這些資料對研究中國教會發展的背景、時政有一定參考價值。

三、徐宗澤司鐸的貢獻

筆者認為，《聖教雜誌》注重教會史、注重學術性，與其主編徐宗澤是有密切關係的。 徐宗澤

（1886～1947），字潤農，洗名若瑟，耶穌會士。 1886 年 3 月 7 日出生於江蘇省青浦縣蟠龍鎮。 為徐

光啟第十二代孫。 父名徐清望。 1905 年參加童子試，中邑庠生（秀才）。 同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考

試，徐宗澤旋入徐匯公學。 1907 年入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1909 年入耶穌會。 1910～1911 年，在英

國坎特伯雷學習修辭學一年，1911 年在英國澤西島（ Insula Caesarea）學習哲學。 1914 年回上海在

徐匯公學任教。 1917～1919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學習神學，1919 年在英國海斯廷斯（Hastings）學
習神學。 1921 年 8 月 24 日在海斯廷斯晉鐸，同年獲神學博士學位。 1922 ～ 1923 年在浦東南匯縣

傳教，1923～1928 年在徐家匯依納爵公學教授中文。 1923 年任徐家匯藏書樓主任，並與楊維時神

49



父共同擔任《聖教雜誌》主編，1924 年起獨任主編。

徐宗澤司鐸學識淵博，著述甚豐，對神學、哲學、宗教學、歷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

學等都有涉獵。 在《聖教雜誌》上發表有關神學、哲學、教會史文章多篇，後來有些文章經修改補充

結集成書，在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20 餘種，主要有：1926 年的《婦女問題》、《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

人》、《共產主義駁論》，1927 年的《探原課本》，1928 年的《哲學史綱》、《社會問題》、《社會主義鳥

瞰》，1930 年的《心理學概論》、《聖寵論》、《天主造物論·四末論》，1931 年的《聖事論》、《信望愛三

德論》、《婦女問題雜評》，1932 年的《天主降生救贖論》，1934 年的《徐文定逝世三百年紀念文彙

編》、《教育原理》，1938 年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1939 年的《宗教研究概論》、《天主教之戰

爭觀》、《倫理答疑》，1940 年的《高中教理課程答解》，1949 年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等。
1947 年 6 月 20 日，徐宗澤因斑疹傷寒去世，時年 61 歲。 7 月 10 日，上海天主教各團體假座徐

家匯天主堂，邀請教內外人士舉行追悼大會。 7 月 20 日，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在南京太平巷舉

行追悼，南京《益世報》出版悼念特刊。
徐宗澤主編《聖教雜誌》期間，他的“兩個堅持”鑄造了該刊特色，保存了珍貴的史料：
其一，堅持學術性。 徐宗澤認為，“學術為傳教之一種工具，明末清初傳教士之來吾國開教，其

成功之點，要以學術為之先容，及得到士大夫之好感及信仰，開教之障碍，已排除多多矣；於是在積

極方面，開始工作而事有易為者矣。”天主教早期在中國各地開教如此，而當今的傳教亦無不如此。
所以，他提出要“一面注重吾國公教先賢之文化事業，盡量闡揚，俾吾後人知所景仰而仿效；一方面

亦提倡公教文化，使吾公教同志中多出人才，研究文化，幫助傳教。”在此思想指導下，《聖教雜誌》
發表的許多文章都具有研究性質，“辯護教理教道，提倡哲學神學、現代的思潮，近今的一切主義、
學說，與夫聖教的文化、歷史，凡足以增進吾人之學問者，無不討論及之。”20 世紀 30 年代，有人對

中華公教出版刊物進行過調查，其報告顯示，《聖教雜誌》在月刊中“首推年齡最長”，“於中華學術

方面，宣道方面，都承認它佔有極高的地位。”

當時，讀者評判一本刊物常將其分為兩種，即“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 前者大凡指學術性

強、流行受限的刊物，後者指迎合大眾口味的通俗讀物。 用今天的話講，《聖教雜誌》走的是學術刊

物之路，在近代國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況下，這也注定了該刊的訂戶會受到很大限制，既然看

不懂，乾脆就不去訂閱。 在“軟”“硬”之間是否改變，取決於刊物的宗旨和性質，徐宗澤及其同仁也

深知這是困擾刊物發展的主要問題，但是為了堅持《聖教雜誌》的辦刊宗旨，保持其學術性，仍然堅

持走“硬性”路線。 他說，“本誌上的言論，人們謂太多硬性；所以有許多人念了不易消化。 這個批

評，不能不加以辯護。 本誌不是一種消遣的刊物，也不是要迎合人們的心理，而以營業為目的的讀

品。 但是要以真理真道，給人們知識的糧食。 我們知識的糧食是很要緊的。 因為明悟的食品多滋

養料，那末，人之明悟健全，而有正確的知識；反是，人的明悟必將傷害，而生出許多錯誤的知識。 你

想，軟性刊物是明悟的好食品嗎？ 且現代的青年，多成為女子化，軟性的刊物也當負著一部分的責

任。”“人們都說《聖教雜誌》上的論文，太多硬性，所以不受人們的歡迎。 但是我們該當知道，硬
性讀物是培植人們的判斷、推理，有極大的效驗；人們讀慣了這類的刊物，意志自然成了卓絕。 至於

軟性讀物，易使人們氣靡志怠，青年染了這種毛病，將少果敢之氣概了！”

其二，堅持刊物導向。 《聖教雜誌》刊發的許多文章都體現了愛教宗、愛國家的思想。
從擁護教宗而言，前已有述，《聖教雜誌》先後刊登教宗通諭、訓詞多篇，翻譯精準，篇幅巨大，

及時刊發教宗最新訓令，對中國教會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如本篤第十五世、庇護第十一世之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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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通牒，可謂在中國傳教史上劃時代之重要公件，本誌特公佈刊登，用宣綸音。”1928 年 8 月，教宗

獲悉中國南北統一，“特發通電，表示欣慰，並切望列強認可中華國民應有之希望與權利。”這些文

章體現出《聖教雜誌》作為中國教會重要期刊的一種責任擔當。
熱愛祖國是教友的天職。 《聖教雜誌》認為，“政府者代表天主以管治人民者也，共統權受自天

主，故有尊敬之必要。”“愛國為人民之本分猶子女之不能不愛家庭。 凡生為中國之人該當愛中國，
而教友之愛國更當超出一般民眾，雖教友表示愛國之方式不同，而愛國之精神則一致也。”“教友者

有二重的責任，一是愛國，一是愛教；愛國不當與愛教之本分有抵觸，一有抵觸，即非真愛國，真愛

教。 蓋一教友不依據愛教之本分而言愛國者，非真愛國者也；一真愛教之教友，亦未有不愛國者

也。”《聖教雜誌》還摘引上海教區惠濟良（Auguste Haouisée）主教的牧函，指出：“我們是公教教

友，所以我們的愛國心，當超過任何國民；我們的公教正因為是天主的，所以對於天主分給我們各人

的一部分世界———就是我們的國家———不能漠不關心的，國家是列祖列宗的遺產，是生我養我的母

親，我們有義務效忠國家。”愛國愛教是《聖教雜誌》始終堅持的方針。
在刊發與愛國相關的文章時，《聖教雜誌》的做法值得肯定。 例如，日本侵略中國在東北扶持

“滿洲國”時，徐宗澤等人和絕大多數中國神職一樣堅定地站在中國政府一邊，闡明教會立場，譴責

日本侵略。 周浚良《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有一段內容涉及“滿洲國”問題，從字裡行間可以

看出，中國教會是不承認“滿洲國”的。 文曰：
在錦繡河山的中華民國地圖上，一條虛點線把東三省和我們隔開了，另外寫上“Man⁃

ciuria”滿洲，而參觀指南上，更寫明“中國與滿洲里亞”“Cina e Manciuria”。 其實沒有寫

“滿洲國”，而寫“滿洲里亞”已是他們的一番苦心了；外國的報紙，沒有一份不寫“滿洲

國”的，似乎事實上已承認它的存在。 在中國報紙上，寫“滿洲國”加上一個括弧；那末，這
兒的虛點線，並不比括弧認真，因為還有粗大的深色國界線，把東四省統統包括在內呢！

面對日本的侵略，原民國高官後加入本篤會的陸徵祥神父義憤填膺，寫下批判日本侵略、維護國家

統一的萬字長文———《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滿洲國”》，全文 29 頁，是筆者目前看到的該刊最長的

文章。 此文先回顧自 1894 年起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惡行，其後大篇幅摘錄比利時梅西愛樞機在他

的國家被佔領時期所發表的言論和態度，並以教會道理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文末引用 1928 年 8

月 1 日教宗庇護十一世承認中國國民政府的“八一通電”內容，說教宗“完全信得過這樣一個在人

數上是全地球最大的國家，一個識得大體和光輝素著的古文明國，所有正當願望和一切主權該完全

予以承認。”

餘　 論

從今天學界的視角看，《聖教雜誌》在近代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期刊；從教界而言，該刊是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公教 122 種（有說 150 種）刊物之一，無論其辦刊歷史、學術影響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僅從銷量而言，《聖教雜誌》與同時代的天津《益世報》3 萬份、北平《益世報》15,000 份相比，相差

甚多，這自然也意味著其在全國的影響要打折扣。 1936 年 5 月在羅馬舉辦“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

會”，親臨會場的周浚良參觀到中國的主展室（第 47 室）時，發出驚歎，“最使我驚異的，不見《聖教

雜誌》，細細地來回找了兩次，千真萬確的沒有。 雖然我的眼光不甚高明，但是玻璃櫃內的冊子，如
此簡單地平鋪著，竟是不能有錯漏的可能性。 ……第六十室耶穌會，……在這裡，我找到了《聖教

雜誌》，是本年的第一期。 ……中國陳列室為會場之主要部分，修會僅附屬性質耳，捨本逐末，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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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故。”由此，我們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聖教雜誌》在當時對教會高層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教內學者曾批評公教刊物的一些弊端，其中談到，“有幾種雜誌，編者人數太少，內容自難豐

富。 編者雖然有時會換上幾個筆名，但看看文字筆法，就可以看出只有他一人在牽線；試想一人的

精力有限，如此一月二月尚可安度，但一年二年之後，自然腦汁絞盡而刊物陷於停頓。 即幸而不停

頓，也難弄出好東西。”雖然，作者沒有點《聖教雜誌》的名，但筆者以為是包括該刊的，該刊最高銷

數是 4,001 份，自養的難度比較大，雜誌社人手不足，主編徐宗澤在教會還有多個兼職。 查閱該刊

目錄，徐宗澤至少使用了 3 種署名：徐宗澤、宗澤、澤，另外許多文章沒有署名，也可視為出自主筆之

手。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1926 年第 6 期的“教育專刊”、1933 年第 11 期的“徐上海特刊”，其中絕大

部分文章作者都是徐宗澤，甚至可以理解為這是他個人的文章彙編。 通覽 1925～ 1938 年《聖教雜

誌》各期，讀者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這的確是該刊的一個大問題。
當然，筆者無意過分批評才能出眾、聰明勤奮的徐宗澤博士，客觀條件限制了這位才子司鐸的

發揮。 方豪曾在《我懷念徐潤農神父》一文中說，“他的著作環境實在太壞了！ 差不多外國教士，能
著作的，都沒有雜務；中國神父就不然：即以徐神父而言，他在最忙的時候，曾身兼六職，而且都是極

碎的事務，叫他怎麼能細心研究？ 可是雜誌的篇幅不能不填滿，書籍也真缺乏，不能不應急需，於是

乎一切筆記、札記都編譯成書。”有方豪神父這個解釋，我們還怎麼能不理解徐宗澤神父呢？
1945 年抗戰勝利後，徐宗澤有兩大願望，“一為將藏書樓改為現代化圖書館，公諸社會；二為恢

復《聖教雜誌》，均未獲得教會支持，徐神父修養甚高，迄無怨言。”在抗戰時期，同為上海教區主辦

的刊物之一———《聖心報》並沒有停刊，而且一直堅持到 1949 年。 但學術性較強的《聖教雜誌》在
1938 年被教區高層要求停刊，抗戰勝利後也未能復刊，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這也從一個側面

反映出由外籍耶穌會傳教士任長上的上海教區對該刊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聖心報》、《聖教雜

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另外，1947 年 5 月 17 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天主教出版會議，方豪神父向主

辦會議的比利時籍高樂康神父建議邀請徐宗澤神父出席，並向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提出同樣建議，但最終徐宗澤並未獲得邀請。是因為徐宗澤神父的身體原因還是其他原

因，筆者目前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料。 《聖教雜誌》以及徐宗澤神父在教會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鬱
鬱寡歡的徐宗澤神父也正是在這一年 6 月 20 日去世，與此是否有關，筆者不敢妄自揣測。

①劉國鵬在 2015 年商務印書館新翻印的徐宗澤原著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中，編撰有《徐宗澤先生學

術年表》。 張士偉《徐宗澤與〈聖教雜誌〉》 （北京：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 年第 3 期）評析了徐宗

澤對《聖教雜誌》內容和形式進行的四次大調整，以

及他關心社會問題和國家命運等內容。 相關論文還

有：賴品超、李麗麗《萬民和平與抗日戰爭———徐宗

澤對公義戰爭觀的“中國化”詮釋》 （北京：《基督宗

教研究》，2011 年），李麗麗《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神

學與“本地化” 探索》 （北京：《基督教文化學刊》，
2010 年第 2 期）、《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思想》 （瀋

陽：《理論界》，2010 年第 1 期），王新環《傳教士徐宗

澤與地方志》（哈爾濱：《黑龍江史志》，2013 年第 19

期），張士偉《〈聖教雜誌〉與近代中國社會問題》（黑

龍江佳木斯：《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 年第

6 期）、《中國天主教界對“一戰”的思考———以〈聖教

雜誌〉為視角》（重慶：《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7 年

第 4 期）、《談〈聖教雜誌〉的抗日救國宣傳》（江西宜

春：《宜春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0 期），張士偉、楊磊

《徐宗澤與抗日戰爭》（陝西安康：《安康學院學報》，
2018 年第 2 期）等，另有楊瑞《〈聖教雜誌〉與民國時

期的天主教 （ 1912⁃1938）》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2012 年）、周明明《〈聖教雜誌〉視野下的上海天主教

學校 （ 1912⁃1938）》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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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劉鵬娜《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知識人的國家

觀———以〈聖教雜誌〉（1923⁃1938）為中心》（武漢：華
中師範大學，2018 年）等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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